
丰盛的《中国饭碗》

灯下漫笔

□ 李广义

最近读到由中国粮食博物馆馆长师高民教授担纲主
编、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分册编著的《中国饭碗》系列丛
书第一辑。该丛书雅俗共赏，集实用性、趣味性、艺术性、
历史性于一体，仅从《中国饭碗》书名看，就能引起读者的
兴趣，深入阅读，更有解渴之感。

《中国饭碗》丛书正面回答了美国环境研究专家
Lester R.Brown在1995年发出的世纪之问——“谁将供应
中国粮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几十年来
的粮食生产实践消除了世界的疑虑。我国民众几千年来
都用碗吃饭，我们读《中国饭碗》的时候，犹如端起饭碗，不
由自主地要看看碗里盛的什么“饭”，尝尝这碗“饭”是什么
味道。从已经出版的第一辑六册看来，不仅食料多样，而
且营养丰富，让人端起来便不想放下，越品越想品，越嚼越
想嚼。比如丛书里有一册单独写马铃薯的，以《食全食美
马铃薯》来命名，看到“食全食美”便立即勾起对“马铃薯”

的兴趣，当代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提到烤薯片等都有想流
口水的感觉。

《中国饭碗》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这套丛书有很强的实用性，从《食全食美马铃薯》到《万食
之缘小麦》，再到《绿衣天使绿豆》《玉润弥香玉米》《红粮酿
香高粱》《光华灿烂谷子》，都把栽培管理放到十分重要的
位置上，详细介绍每一种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以便于广
大读者学以致用。比如《绿衣天使绿豆》，不仅有农民绿豆
生产经验的总结，而且有科研机构最新最先进的技术应
用，很有推广价值。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在 2021 年，郑州

“7·20”特大暴雨洪灾后，郑州及附近的开封、新乡等地，花
生、大豆、玉米等秋作物大面积被淹，如果再补种其他作
物，都为时已晚，怎么办？广大农民心急如焚，长期深耕三
农领域、且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河南工业大学副教授霍清
廉也为此寝食不安，他通过实地调查不失时机地撰写《建

议洪灾过后抢种绿豆》一文，引起省里领导的高度重视。
《绿衣天使绿豆》便派上了实实在在的用场。

《中国饭碗》系列丛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通俗
易懂，只要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就能读懂内容。师高民教
授告诉笔者，该丛书的主要读者对象为 7-15岁的中小学
生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因此，适用小学生，浏览
有常识，有趣味；适用中学生，细读有知识，有品味；适用新
农民，开卷有技术，有提高。在全套丛书规划中，要求图书
内容框架为粮食的自然史、科技史、发展史（文化）和从种
植到食品的生产管理链现状。文字描述考虑到中小学生
等读者群体的阅读兴趣，以便广大读者学以致用。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中国饭碗》丛书一经问
世便引起反响，并入选“文艺联合书单9月榜单”。笔者认
为，这跟主持编撰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原郑州粮食学院）
的厚重学术积淀和悠久办学历史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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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飘香的时光 □ 王印明

故园情思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流转。当乡间的稻谷入仓，稻草被码成山一样的垛子，坡地里的
红薯便迫不及待撑破土皮，露出笑脸。农人懂得节令，更善于观察，几场秋霜过后，大人小
孩一齐出动，用不了十天半个月，便三下五除二，把地里的红薯收回了家。然后，趁地里的
墒情，接着栽油菜种小麦。

家乡坡地多，适合栽红薯。每到收获季节，家家户户屋里堆得像小山似的，夹裹着泥
土的芬芳，伴我度过那些难忘的岁月。

乡亲们勤劳朴实，习惯把红薯叫红苕。在那个年代，上顿是红苕，下顿是红苕，天长日
久，我们这些小孩子吃腻了，肠胃似乎也受不了。

知子莫若母。我妈不断推陈出新，变着花样：煮、蒸、炒、烧、炸，做法不同，风味各异，
尽量改变我们的口味。煮熟的红苕，剥皮即可食用。每逢这时，我妈还会挑选一些个头小
的，用竹签串起来，挂在屋檐下晾干，待到次年农历二月二，趁炒爆米花时，把小红薯干放
到石面里炒，脆而不坚，那是我们童年里最美味的零食，那种酥脆、甘甜和清香的味道至今
记忆犹新。

红苕凉粉更是一绝。我妈将红苕打成浆，提取红苕粉，用它制作凉粉，浇上辣椒、食
盐、陈醋等调味料，既当主食，又能当菜，香辣嫩滑，味道鲜美，就像是过年。

记忆里，味道最鲜美的属烤红苕。我妈趁做饭时，把选好的红苕放到在柴火灶的一
旁，烤出的红苕色香味俱全，很有诱惑力。我们这些小孩子，老远嗅到那股红苕飘香的味
道，就迫不及待跑回家。那种香甜的滋味，弥漫全身，令人心醉。

那个年代，农村娱乐项目很少，只要听说放电影，如果不是太远，总会跟在大人屁股后
面凑热闹。倘若遇到喜欢的电影，有时顾不上吃饭，顺手拿几个蒸红苕，一边走一边吃，大
家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像赶集一样开心快活。

小时候缺油水，肚子容易饿。尤其是每年的三四月份，时值青黄不接，我们肚子饿了，
趁大人不注意，悄悄砍一根竹竿，把一端削尖，像叉子似的，偷偷地在苕窖里扎红苕，再小
心翼翼地吊上来。刚削过皮的红苕，便渗出白白的乳汁，露出米黄色的红苕肉，于是，忍不
住咬一口，脆脆的，甜甜的，一股淡淡的清香直抵心底……

除了苕窖，还有一个储藏的好办法，就是把鲜红苕切成片，用筛子簸箕晾晒干，再装进
袋子里，可长期保存。农活忙时，衣兜里装上一把红苕干，饿了就拿一块放嘴里嚼嚼，口舌
生津。倘若家里来了客人，红苕干在油锅里一炸，那种香脆的滋味，成为招待客人的最好
美食。

时光如风，流年似水，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时代的变迁，我早已走出了乡
村，远离了儿时那种清贫的生活，红苕也不再是我们果腹的主食，但它并没有淡出我
们的生活。

深秋时节，我回到家乡，田野一片广袤，头顶天高云淡，乡亲们正忙碌地在坡地挖红
苕。或许是睹物思人，我仿佛看到自己孩童时来回在红苕地里跑着撒欢的身影，还有与父
亲母亲一起挖红苕的温馨情景。多情的土地里孕育的浓浓乡愁，寄托着我的情感，滋养着
我的心灵，成为我生命里永远挥之不去的纯美飘香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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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阳

是唐诗里溢出的精灵

悠闲地在田间觅食

长腿踩出轻盈曼妙

白翅扇动诗情画意

是风裁剪的一片白云

翱翔在故乡的晴空

绽放在时节的额头

生动了枯寂的山野

是摇曳的芦花

是母亲的白发

是故园的飞霜

是游子心上飞出的点点乡愁

红叶
□ 钟云省

窗外的爬山虎那傻不拉几的样子

一点也不比我聪明

可它肯定幸运地找到了打开秋天的

钥匙

一直不动声色的它

一夜之间热血沸腾

叶子全蜕变成迎风招展的红旗

骄傲地插满了我的窗台

鸟雀们明显有些害怕

再也不敢在窗台上停留

怕被爬山虎给点燃

我摸了摸

这秋天的火焰

它带给了我无穷的温暖

品味乡村

荻花飞扬冬日深 □ 王晓

在去陈集吃大椒盐烧饼的途中，
不期然遇见路边的荻花，绵延几亩
地。嘴里喊着停车，人端着相机恨不
得奔过去。在乡村集中居住、土地流
转的大背景下，现代小区、钢架大棚随
处可见，难得见到这样有气势的荻花，
密密匝匝，拥拥挤挤，成片成林，临水
伫立……风一吹，沙沙响，那是成熟的
声音。细看每一株芦荻，叶红花白，迎
风飞扬，无数荻花像无数面旗，白茫茫
一片，冬天就这样声势浩大地来了。

我要采些荻花，准备带回家里插
花瓶。鲜花虽艳，却赢不过时间。荻
花摆个一年半载都不影响品相。二十
年前采过，那时是文青，插荻花是情
调。二十年后，我在荻花身上看到了
生命的坚韧、悲悯的情怀。我爱它就
如爱我的中年岁月。

路边拾柴的大娘和我搭话：“孩
子，城里来的吧？”我回应她：“是的呢，
来你们这儿吃烧饼的。”大娘满意地
笑，不知是对自己猜测正确的肯定，还

是对此地特产大椒盐烧饼的自得。又
说：“荻花好看吧？”我回答说：“当然好
看。不好看，我不会采了带回家。”有
些奇怪，“荻”这个古意十足的字，乡下
老人顺口就说了出来。

水边长大的我，对荻花不陌生。
童年时候，物质还很匮乏，最明显的就
是家中被子少。棉花金贵，被子有盖
的就不错，垫被大多是硬板的老棉花，
抗冬寒靠的就是这个荻花。村里人办
法多，将荻花折下来，整齐地编好，在
床上一层层压紧，成型后，床就成了荻
花床，绒绒的，温暖的，恨不得上去打
两个滚。铺一张席子，就算没有垫被，
也能过冬了。

大娘还给我讲她们小时候脚上穿
的毛窝子，也是荻花铺的。这一大片
的荻花，周边村里的人都得过它的惠
泽，割回家做烧锅柴熬火，铺毛窝子暖
和，打席子光滑……割了来年还生，不
花一分人力财力，从很久以前，一直延
续到现在。

趁着天寒水干易行，我采摘荻花
越走越深，茂密的芦荻上方有许多雀
雀儿盘旋，看见芦荻丛中大小鸟窝散
落，有的里面还卧着三五只鸟蛋，抑制
住好奇心和贪念，悄然退出。看来，这
方好生态还真是鸟儿们的安乐窝呢。

走近荻花，听冬日渐深的足音，似
在诉说往事成殇。在我的心里，藏着
芦荻的小名：红荻柴。我的亲人们都
这样叫它。秋末冬初，红荻柴顶上开
满白花，北风一起，絮絮儿就飘荡在村
庄上空，轻柔地落在晾晒的衣服上，落
在菜园栅栏上，落在搓麻绳的奶奶眉
毛上，引得奶奶喷嚏不断，逗得我们哈
哈大笑。老师要我们背诵白居易的

《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
秋瑟瑟……有口无心地念，一不留神，
荻花二字叩了一下心门：一定在哪里
见过？哦，在村边的小河口。

乡愁属于每个人，不同的人有各
种具象感受，像我，久居城市，偶遇路
旁一片荻柴，眼里会有些潮湿。

两年前，我随同事们去了神秘的西藏。我们一行二十来
人，前往西藏山南地区隆子县中学支教交流两周。西藏的蓝
天白云，美丽的格桑花，都牢牢地镌刻在我们心里。我相信，
我们这行人中的每一个，都无法忘记布达拉宫的巍峨，羊卓雍
错的湛蓝，八廓街的风情；那静默的雪山，悠闲的牛群，还有那
藏族同胞天籁般的歌喉，曼妙优美的舞姿，以及他们脸颊上标
配的高原红。在众多的忘不了中，我尤其珍藏了酥油茶的美
味馨香。

那天我们一行人，在错那县中学上完交流课，就去了门巴族
的聚居地，一个叫麻麻村的地方参观。那里是西藏海拔比较低
的地方，植物茂密，空气湿润，宛若江南水乡。主人非常热情，晚
上为我们准备了好吃的牦牛肉。我们就餐的地方，当时有几个
本地人在房间里正在玩一种不同于我们内地的牌，具体玩法我
们并不懂，只见一个人在一个类似竹筒的道具里摇动骰子，然后
往桌子上重重一扣，揭开道具，其他人再看看自己手里的牌，紧
接着就爆发出爽快的笑声，极富感染力。就餐时，这几个玩牌的
也和我们一起吃饭，饭毕，他们又接着玩了起来。我因为喜欢看
他们愉快的神情，吃过饭后，就来看他们玩。几场下来，快乐着
他们的快乐，他们又因我这个观众的快乐而更快乐。这时一个
同胞站起身来，从身旁的暖壶里倒开水，还一边冲着我笑。他们
就是这样，笑容总是挂在脸上。等他倒完时，我笑着递上了我手
中的保温杯，示意他给我也来一杯。他微笑地接过我的杯子，倒
好后，还把杯盖拧好递给我，非常细心，我由衷地感受到了藏族
同胞的热情与温暖。

当晚我并没有打开水杯喝水。
第二天，我们坐上大巴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汽车在高原上

奔驰，同事们或闭目养神，或轻声交谈着什么。有点口渴，我拿
出随身的保温杯，拧开杯盖，把嘴唇触过去。一股浓郁的奶香在
口腔浸漫，此生从未有过的一种美好的味觉体验几乎把我惊呆

了。我差一点就要大声告诉全车人我喝到了什么，激动而慌忙地扫视了一下周围，没有人
注意到我的举动。这个瞬间，我知道，我喝过的东西，已经不适宜与他人分享了。就这样，
我把这份巨大的喜悦压在心里。

接下来的行程，有美味的酥油茶一路相伴，自然是无比美好。这杯之前，我不是没有喝
过酥油茶，到西藏的几天，每顿饭，饭庄里都会提供，我也以为酥油茶就那样吧，直到喝了门
巴族麻麻村农庄暖壶里的酥油茶，那个沁人心脾的浓郁奶香啊，真让人终生难忘。

石板路，让人想到江南，想到古
街，想到时间的深厚。

石板路之多，莫过于江南。街街
巷巷，宽宽窄窄，长长短短，石板路在
在有之。

石板，大多不方正，不方正也好，
恰恰呈现出一种参差之美；石板间，大
多有缝隙，时间在缝隙中一滴滴滴落，
渗透；经年下来，石板的表面大多很光
滑，光滑是时间打磨的结果，光滑里能
照出时间的影像——曾经走过的一个
个人，曾经行过的一匹匹马，曾经留下
的吴侬软语，曾经撑过的那一顶顶江
南油纸伞。石板间，缝隙里会生长出
小草，小草永远也长不大。人的脚步，

一步步踏过，牲口的铁蹄，一步步碾
过，小草以自己弱小的生命，演绎了什
么叫不屈的生命力。

江南多雨，所以，江南的石板路
上，就常常有雨水淌过。石板很硬，雨
水很清，水涤荡了石，也润泽了石。

水软，石硬，刚柔相济，像极了江
南人的性格。

石板路，注定与一条条古街相辉
映。青色的石板路两旁，建筑多古色
古香，是人的有意而为，也是时间的风
烟，刮过的痕迹。

相较于江南，江北的石板路，大多
由大块的青石板铺成，所以，江北的石
板路，就显得愈加浑朴，愈加厚重，像

江北男人厚实的脊背。
古街的古，恰如石板路流淌的时

光，总有述说不完的故事。一个店
铺，就是一部个体经营史，一个店铺
就是一个故事汇，石板路，就是一个
个故事的见证者，乃至于经历者，石
板路的光亮，照亮了旧时岁月，使那
一页页册页，得以在今天，得到美好
的阅读。

夜深人静，月光亮着，石板路亮
着，石板路的光亮，浸进了店铺的梦
中，这个夜晚，石板路两边的店铺，绽
放成一朵朵时间之花，古旧而芬芳。

每一段石板路，应该说，都是一页
时光堆积的岩层。

神州处处

悠悠石板路 □ 钟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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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进一步培育非遗文化传承发展的土壤，山东省单县张集镇以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为主阵地，开展“非遗文化进万家”活动，非遗传承人围绕非遗的历史、工艺、优秀作品鉴
赏等主题，向群众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们进行生动讲解。图为笙演奏传承人杨华向
志愿者普及民乐知识。 杨依雷 李猛 摄

百姓记事


